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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曰：“欲至

南阳宋定伯，年少时，夜行逢

鬼曰：“鬼也。”鬼鬼。问曰：“谁

曰：“卿复谁？”定伯欺之，言：“我亦鬼

也。”鬼问：“欲至何所

宛市。”鬼言：“我亦欲至宛市。”共行

数里。鬼言：“步行大亟，可共迭相担

也。”定伯曰：“大善。”鬼便先担定伯

数里。鬼言：“卿大重，将非鬼也？”定

伯言：“我新死，故重耳。”定伯因复担

鬼，鬼略无重。如其再三。定伯复

言：“我新死，不知鬼悉何所畏忌？”鬼

曰：“惟不喜人唾。”

宋定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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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伯曰：

于是共道遇水，定伯因命鬼先

渡，听之，了无声。定伯自渡，漕漼作

声。鬼复言：“何以作声

“新死，不习渡水耳。勿怪。”行欲至

宛市，定伯便担鬼至头上，急持之。

鬼大呼，声咋咋，索下，不复听之。径

至宛市中，着地，化为一羊，便卖之。

恐其变化，乃唾之。得钱千五百，乃

去。于时言：“定伯卖鬼，得钱千五

百。”





怒特祠

武都故道县有怒特祠，云神本南

山大梓也，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，

树疮，随合。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

斫之，犹不断。疲，士一人，伤足不能

去，卧树下。闻鬼相与言曰：“劳攻战

乎？”其一曰：“足为劳矣。”又曰：“秦

公必持不休。”答曰：“其如我何？”又

曰：“赤灰跋于子何如？”乃默无言。

卧者以告，令士皆赤衣，随所斫，以灰

跋树，断化为牛，入水。故秦为立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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鲍子都

故司隶校尉上党鲍宣，字子都。

少时举上计掾，于道中遇一书生，独

行无伴，卒得心痛，子都下车为按摩，

奄忽而卒。不知姓字，有素书一卷，

银十饼。即卖一饼以殡殓，其余银以

枕之，素书着腹上。哭之，谓曰：“若

子灵魂有知，当令子家知子在此。今

奉使命，不获久留。”遂辞而去。

至京师，有骏马随之，人莫能得

近，唯子都得近。子都归，行失道，遇

一关内侯家，日暮住宿，见主人，呼奴

通刺。奴出见马，入白侯曰：“外客盗

骑昔所失骏马。”侯曰：“鲍子都上党

高士，必应有语。”侯问曰：“君何以致

此马？昔年无故失之。”子都曰：“昔





年上计，遇一书生，卒死道中。”具述

其事。侯乃惊愕曰：“此吾儿也！”侯

迎丧开椁，视银书如所言。侯乃举家

诣阙上荐，子都声名遂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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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奋

魏郡张奋者，家巨富。后暴衰，

遂卖宅与黎阳程家。程入居，死病相

继，转卖与业人何文。文日暮乃持刀

上北堂中梁上坐。至二更，忽见一

人，长丈余，高冠黄衣，升堂呼问：“细

腰，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？”答曰：“无

之。”须臾，有一高冠青衣者，次之，又

有高冠白衣者，问答并如前。

及将曙，文乃下堂中，如向法呼

之。问曰：“黄衣者谁也 ？”曰：“金

也，在堂西壁下。”“青衣者谁也？”曰：

“钱也，在堂前井边五步。”“白衣者谁





曰：“银也，在墙东北角柱下。”也

“汝谁也？”曰：“我，杵也，在灶下。”

及晓，文按次掘之，得金银各五

百斤，钱千余万。仍取杵焚之，宅遂

清安。





谈 生

汉谈生者，年四十，无妇。常感

激，读《诗经》。夜半，有女子可年十

五六，姿颜服饰，天下无双，来就生，

为夫妇之言：“我与人不同，勿以火照

我也；三年之后，方可照。”为夫妻，生

一儿，已二岁。不能忍，夜伺其寝后，

盗照视之。其腰已上，生肉如人，腰

下但有枯骨。妇觉，遂言曰：“君负

我。我垂生矣，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

照也？”生辞谢，涕泣不可复止。云：

“与君虽大义永离，然顾念我儿，若贫

不能自偕活者，暂随我去，方遗君

物。”生随之去，入华堂，室宇器物不




